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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人与政府愉快“玩耍”的雅安模式

第一次遇见上访户

都说外来和尚好念经，对志
愿者队伍来说并不如此。

第一次与刘永光见面， 是在
雅安市雨城区中里镇新村文化活
动中心。 刘永光负责的四川光华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简称“光华社
工”）雅安办事处就设在这里。

“这座楼的建设就花了 500
万元。 ”刘永光他们当时联系了
李嘉诚基金会给当地捐建了这
座楼。 刘永光还向雅安市群团组
织申请， 留下社工为村民服务，
很快得到了同意。

2014 年 4 月，七八个年轻社
工入驻村里，在村民质疑的眼神
中，搅动了村里的一汪春水。 有
村民好奇地倚靠在办公室外门
口，问他们来村里图啥。 还有的
村干部怀疑，这群好事者与自己

“争权夺利”。
刘永光心里很坦然，“毕竟

得到了官方认可”，但说实话，如
何开展工作，他心里也没底。 他
琢磨了半天，决定“从镇政府要
低保名单，先让社工走访村民搜
集需求”。

扑通一声，龙泉村一个上了
年纪的村民二话没说，直接给社
工跪下。 他满口土话，住着土房，
跟儿子一起生活，还有一个聋哑
弟弟。 他给社工反馈一个重磅的
信息———村干部长期欺压他。

“这还得了？ ”刘永光坐不住
了，带着社工敲开镇里书记的办
公室，还没等他说完，一旁的镇
干部就把话打断， 再把老汉的

“苦水” 大致复述了一边。 实际
上，这位老汉有些偏执，所有的
事情都是猜测的，整天要闹着上
访。 社工再次去他家核实，见到
了老人的孩子，发现老人之前所
言都是子虚乌有。

现实给刘永光结结实实地
上了一课， 老上访户不一定占
理，政府也有难处，毕竟力量有
限，很难触及他们背后的精神需
求点。 刘永光给社工开出“药
方”，常去看看这个老头，当然不
是空手去， 时常提溜点儿东西，
送床棉被送袋米。

社工们的认真劲儿，倒是让
当地干部看在眼里。 渐渐地，过
了磨合期，村干部、村民对社工
的误会也少了， 工作更好做了。
刘永光认为，社会组织并不是来
争权的，而是扮演了政府和老百
姓之间的中介角色。

管闲事的误会

玩转民非，52 岁的芦山县飞
仙关镇飞仙村村民廖阿姨做到
了。“芦山县友邻之家公益发展
中心”是她专门跑到县城注册的
社会组织。

说起为什么要转型做公益
人，她指着一旁的人说：“还得感
谢周老师。 ”

周老师年纪并不大，大名周
驭让，1989 年出生， 成都市爱有
戏社区发展中心雅安项目（以下
简称“爱有戏”）负责人，芦山地
震后他的同事来到当地救灾。 廖
阿姨觉得他们不容易，主动当起
志愿者，帮着他们做饭、和村民
沟通。

在重建阶段，周驭让从成都
组织了一批爱心书包，请廖阿姨
帮忙发放，对象是留守儿童和困
难家庭的孩子。 书包发完了，村
民却不理解，认为“都是乡里乡
亲，凭什么只发给他们”，一下子
把矛头指向廖阿姨。

周驭让觉得有些内疚。 他当
时正好争取到“我爱·我家”项
目，“当地留守儿童比例高，不如
干脆办一个‘四点半课堂’在村
里落地”。 他找到廖阿姨，没想到
廖阿姨一口答应。

廖阿姨拉上比她年纪小的
周阿姨，买来 6 张小桌子，十几
张小板凳，一块大黑板，3 个玩具
木马。 她们还在村里人最聚集的
茶馆， 向村民宣讲“四点半课
堂”。 2016 年春节后，“四点半课
堂”开班。 一开始，村民不相信有
免费的好事，后来口碑慢慢传开
了。“四点半课堂”平时有七八个
孩子，周末能坐满十多个孩子。

“我们主要是督促孩子完成
作业，孩子有问题就先放着，等周
末， 四川农业大学的志愿者来了
一并解答。 ”辅导孩子有些力不从

心，大学生是她搬来的“救兵”。
如今，初中毕业的廖阿姨也

不再“惧怕”微博等互联网产品，
村里有啥活动，就在“芦山县友
邻之家公益发展中心”微博发出
去，顺便 ＠ 当地媒体。

别以为她们图钱———廖阿
姨每月只有 1300 元的报酬，其
他人每月 1100 元。 项目经费 6
万元，这笔钱由雅安市群团组织
社会服务中心出。 照看留守儿
童，看望退伍军人，给村里老人
办茶馆……廖阿姨的项目有些
多，但好歹运转起来了。

“当地的社会组织一定要靠
当地人来办，提高他们的组织能
力，社会组织才有生命力。 ”80 后
张大龙是爱有戏的副主任，从如
何贴发票到如何与政府沟通，双
方通过微信来沟通。

动刀改革群团

在公益圈中，有公益人不愿
意与政府打交道， 一来部门太
多，怕不好打交道，二来官气太
重，担心项目被卡。

公益人与政府怎样才能一
起愉快地“玩耍”？ 年轻的周驭让
刚来雅安时，也将信将疑。 他没
想到，雅安市群团组织社会服务
中心给“爱有戏”提供了一间办
公室，虽然不大但能排摆下两张
办公桌，水和电免费，还能得到
周到服务。

在先天基因里，雅安市群团
组织社会服务中心并没有“官
气”，既不是党委机关，也不是有
社会管理职能的部门，班子成员
由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残
联、侨联等群团部门抽调干部组
成，工作人员是社会化招聘的志
愿者。

设立的过程中，该机构没有
增加一个编制。 在官方的定位
是：“充当起政社协同、社社协作
的实体平台”。

2015 年 12 月 4 日， 雅安市
社会组织孵化中心成立，接收本
地处于初创期的社会组织入驻
中心进行培育孵化，首批入驻 53
家。 开放是这里最大的特点，每
个楼层都有连片工位，根据不同

组织， 各自划分区域， 用水、用
电、网络等基本服务免费，先后
有中国扶贫基金会、壹基金等 82
家机构入驻这里。

任昌蓉是雅安市群团组织
社会服务中心主任，她向记者介
绍说：“上述社会组织在乡镇、社
区建立 258 个社会服务项目点，
组织动员 5400 余名社工和志愿
者扎根灾区， 开展就业创业帮
扶、心理咨询、义务支教、儿童关
怀、 防震减灾等常态化服务，直
接服务对象有 20 余万人次。 ”

在这里，每周一，群团服务
中心会发布本周全市社会组织
活动预告，她说：“每周五前社会
组织会把下周计划、开展活动的
时间地点和参与人员等信息报
到市中心，中心统一公布。 ”

团雅安市委副书记饶熹，是
雅安市群团组织社会服务中心
副主任，他告诉记者，他日常办
公在群团组织社会服务中心，有
事回到团委，“在这里和团委两
头跑，给公益组织协调资源”。

2015 年 10 月 26 日，雅安市
给社会组织“松绑”，印发《雅安
市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十条措
施》。 提出放宽登记管理权限、降
低注册登记条件、建立社会组织
孵化中心、 加快社工人才培养、
推进政府购买服务……

本土化发展的困惑

哪个行业都缺人才，公益也
不例外。 有一名与社会组织打交
道多年的官员透露，在当地民政
部门，只有一名社工专业出身的
工作人员，发生地震之前，当地
都没有像样的公益组织，更别谈
社工人才。

“要有本土人才！ ”饶熹说。
2015 年 5 月，雅安市开始实

施 1500 名本土社工的培训计
划，政府每个人投入 5000 元。 刚
开始时组织这类培训并不容易，
自愿报名参加培训的人员很少。
群团中心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
到后来，报名非常踊跃，人员每
期都超额。

第一批培训了 156 名专项
志愿者，为期一个月，从 ABC 的

理论开始，算是初级培训班。 为
了让年轻人“上道”，实务才是重
点。 学员中除了本地参与公益的
年轻人， 还有社区工作人员、乡
镇工作人员及群团干部。

饶熹说出了培训的门道 ：
“很多人对公益不了解， 经过对
政府和社区工作人员进行普及
培训后，我们下一步工作就方便
了。 ”

2015 年年底，雅安市群团组
织社会服务中心发布了“我爱·
我家”社会服务项目。 最终评选
出 49 家符合要求的本土社会公
益组织， 该项目每个点经费为 5
万元， 资金总额达到 500 万元。
项目同时整合南都公益基金和
壹基金的资源，专门对承接“我
爱·我家”项目的 49 家社会组织
进行能力提升。

齐华栋是四川农业大学社
工系副主任，他把雅安的社会组
织发展分为三个“入场”阶段：第
一阶段是 2013 年地震之后，基
本是协会性质的公益人入场。 第
二阶段是 2014 年， 当地没有新
的社会组织成立，以“爱有戏”和
“光华社工” 为代表的社会组织
入场，从事培养能力建设。 第三
阶段是 2015 年，雅安开始了“千
人计划”，购买服务项目、人才的
培养和社会组织的培育，100 多
家本土组织入场。

“外地的组织退出差不多
了， 留下了一些培养社会能力
的，本地的社会组织逐渐增多。 ”
齐华栋也意识到，不是撒下种子
就能马上成为参天大树，改革的
特点就是从上而下。

这些本土社会组织水平参差
不齐，很多公益人担忧，如果政府
资金“断炊”，很多社会组织会“倒
下”。 不少人担心，政府对公益组
织“大方”的资助能否持续。

一位不愿具名的当地公益
人直言：“雅安是一个示范，自上
而下进行大群团实验，可是其他
地方没有动。 这个组织没有公
章，没有明确的身份，一个‘拼
盘’ 发挥不了实质性的联合作
用。 ”

他还担心，大群团的组织模
式， 工作人员的流动性太大，一
个人一个思路，对于工作开展也
不是有利因素。

齐华栋对此提出建议，下一
步雅安当地社会组织若要实现
持续性发展，一是通过引导性的
政府购买项目促成社会组织间
在服务领域和服务环节上的分
流； 二是发育平台型社会组织，
使得一些发展较好的组织形成
引领，促进雅安社会组织生态圈
的形成；三是雅安社会组织的发
展有很多经验和教训，对于其他
城市和未来大灾难的社会组织
应对有很多参考；四是大规模促
发并“断奶”之后，社会组织的发
展会有一个阵痛期。“还是要呵
护这些社会组织，避免回到地震
前公益或社会组织的荒芜状
态。 ”他说。

（据《中国青年报》，有删节）

群团组织社会服务中心已经成为雅安市各级推进社会组织建设的主要平台

2014 年 6 月，杨俊熙从四川农业大学毕业，附近某市
通过人才引进计划，把他招录为公务员。 在别人眼中，这
算是体面工作。 3 个月后，他却辞职了，转而回到公益圈。

团雅安市委帮着他注册了雅安市绿风公益服务中
心。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他承接了“儿童之家”社会服务项
目，为留守儿童提供社区教育、科普实验、课外阅读等活
动。他带着工作人员调查留守儿童家庭情况，并组织孩子
参加暑期夏令营。

根据雅安市官方提供的数据，2013 年“4·20”芦山地
震发生后， 全国各地先后有 700 多家社会组织、1.8 万余
名志愿者在当地参与抗震救灾。其中，不少年轻人带着项
目留下来参与重建。 而雅安也走出了一条公益人与政府
愉快“玩耍”的新模式。


